
 

「二次刊登」有何玄機？ 
 

一個作者的同一篇文章，不同時間，在同一份報紙同樣的版面位置兩次刊登，此

種情形極為罕見。《人民日報》上，出現過三次。 

 

第一次：1957、1967，時隔十年，兩次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毛澤東《關於正確處

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第二次：1966、1967，不到一年兩次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

談會上的講話》： 

 



這兩次再刊登，都發生在 1967 年。時值文革，作為個人崇拜舉措，《人民日報》

多次在頭版頭條刊登毛澤東著作，而重刊這兩篇，前者，為了用毛 1957 年反右理論駕

馭政治運動，後者，替文藝革命旗手、毛夫人江青亮出尚方寶劍。 

 

第三次：1983、1987，時隔五年，兩次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鄧小平 1980 年論述

政治改革的「8.18 講話」。 

 

 

 

80 年代對鄧小平講話的重複刊登，印證了中共政改之命途多舛。1983 年刊登的

背景，是總書記胡耀邦試圖啟動政改；但是受挫。1986 年，鄧再提政改，此即 1987 年

重登的背景：總書記趙紫陽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未料不出兩年，趙亦落馬。鄧自

斷左膀右臂，中國走上經濟放開、政治收緊的道路，「政治體制改革」一詞的溫度逐漸

冷卻，直至停用。 

 

一篇高調預告的重磅文章 

2020 年 6月 14 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微信公眾號的一條消息傳遍網絡： 

 



 

 

這是次日的《學習時報》。作者何毅亭，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從預告到刊登，如此高調，令人驚異。我對何毅亭先生的文章做了一番檢索，竟

然發現—— 

 

                                                                                                                                                                           

 

 

又是「二次刊登」？！ 

 

另類「二次刊登」 

2018、2020，時隔兩年，同一位作者，看上去完全相同的文章，在同一黨媒的同一

位置刊出。久違的舊事重現，而且，在一個與毛、鄧巨人相比只算小人物的部級官員身

上重現了。 

 

仔細比對兩次刊登的文章，發現和歷史的情形不同。儘管標題和主旨完全一致，即

為習思想定位，將其冠以「21世紀馬克思主義」，但兩篇的結構和文字有較大差異。 

 

前者六千字，後者七千餘字。我閱讀的感覺，這是一種另類的「二次刊登」。作者

確實在論述同一個主題，然而第一篇發表後，他似意猶未盡，對前者作了大刀闊斧改寫。 

 

後者開宗明義，稱將習思想命名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第一次以‘世

紀’為尺度命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作者說，「不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都能夠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世紀形態載入人類思想史冊，都能夠冠

名‘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稱號。以‘世紀’為尺度命名馬克思主義，我們認為應該具備



三個條件：一是理論研究對象是世界典型樣本，二是理論成果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三是

理論實踐成效深刻改變現實世界。」 

為什麼稱習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前一篇給出的理據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理論成果，以一系列原創性戰略性重大思想觀點豐富和發

展了馬克思主義。」 

 

後一篇給出的理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已經以其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鐫刻在世界思想理論版圖的顯著位置，

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主體形態。」 

 

文章的總佈局，前者更多談中國，談習思想給中國帶來的巨大進步；後者更多談世

界，論習思想在全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前一篇中，有400多字的一段，談習近平「看到了世界存在的‘和平赤字、發展赤

字、治理赤字’」，「為認識和解決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

國方案」。 

 

後一篇中，這一段擴展為近1800字，稱「今天，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突出地表

現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增加了「信任赤字」），接下來，

分段詳述習思想為世界提供了「治理的中國方案」、「信任的中國方案」、「和平的中

國方案」、「發展的中國方案」。 

 

作者寫道：「貫穿於這四大方案之中的軸心原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

共同體是其他具象的中國方案的精髓和靈魂，是中國貢獻於世界的總方案」。 

 

和前一篇比較，後一篇文風高舉高打，更加強勢。在前一篇中，作者稱習「不忘本

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以馬列毛鄧、「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為淵源。到

後一篇，「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消失了。 

 

在前一篇中，作者稱「習近平總書記呼籲秉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

自由’的人類共同價值」。到後一篇，關於人類共同價值的這一段不見了。 

 



和第一次刊登的文本比較，第二個是升級版、加強版。這個另類的「二次刊登」，

在同樣的大標題下，更加突出了「世紀」和「世界」，對習思想作了力度倍增的昇華。 

文章結尾，作者熱血賁張：「展望21世紀，我們有理由認為，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

已經並將繼續發生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完全有理由冠名‘世紀’的

稱號，稱之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 

 

「規定動作」還是「自選動作」？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 21 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句話是中共

的正規表述嗎？不是。是當下中共黨媒的熱語？也不是。 

 

中共的政治話語，有「規定動作」和「自選動作」之別。被稱為「規定動作」的

規範表述，見諸文件，見諸政治局委員以上官員講話，是黨媒熱詞熱語。「自選動作」

指一部分被允許、可以試的口號和提法，屬「未來時」。例如「習近平思想」，在黨媒

上目前還只是星星之火（2020 年上半年在全國報紙上僅出現過 12 次），但 16 個字的「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未來必定要縮略為 5個字的「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 21 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句話，是中共

十九大後出現的。使用這一提法的文章集中在 2018 年上半年（2018 年 5 月是馬克思百

年誕辰）。之後，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不利於中國的變化，這句話和若干頌聖話語、

強國話語的傳播強度同步降低。2018 年以來的五個半年，全國報紙的使用量如圖： 

 

 

 

從 2018 年 1月到 2020年 6月，兩年半中，這句話在全國報紙上共出現了 183次，

其中 2020 年上半年僅出現了 6 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上，整個這段時間

僅出現過 2 次。在習曾主政的上海市、浙江省，報紙上竟然零出現。 

 



在政治話語傳播的這一走勢中，何毅亭這篇另類「二次刊登」的文章有不尋常的

意味。它顯示在新冠疫情初步受控後，何充任了領袖宣傳重新提速的探路先鋒。然而，

何文發表後，黨媒沒有反響，更沒有跟進，6月 15 日到 6月底，全國只有一份報紙使用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 21 世紀馬克思主義」一語（《安陽日報》，

2020.6.25）。 

 

江、胡記得這支筆 

江澤民和胡錦濤一定記得何毅亭。 

 

2001 年，江澤民在紀念中共建黨 80 週年大會上講話，正式推出「三個代表」理

論。7月 12 日，時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何毅亭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新世紀

的行動綱領》： 

 

 

 

此文傳播甚廣，被收入多種學習江澤民講話的輔導教材： 

 

 

 



何毅亭鐘情「世紀」一詞。文中，他稱江的講話「高屋建瓴，氣勢磅礡，通篇貫

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體現了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的奮鬥和創新精神，

政治性、理論性和針對性都很強，是指導我們黨在新世紀全面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行動綱領，對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發

展必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何毅亭是總結、頌揚最高領導人思想的專家。胡錦濤上任後，他轉而研究、闡發

胡提出的理論。 

 

2006 年 1 月 16 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黨的先進性建設重大戰略思想

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他讚揚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是推進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指導思想」。 

 

「科學發展觀」，和「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一樣，是胡錦濤的「旗

幟語」。為宣傳這個「旗幟語」，何毅亭不遺餘力。2007 年，中共召開十七大，11 月 5

日，何在《天津日報》撰文《論十七大的重大意義》，稱「十七大全面深刻、富有新意

地論述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第一次明確提出和科學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理論體系這個意義深遠的科學概念」。 

 

這是 2013 年 10 月 25 的《人民日報》： 

 



 

 

在何毅亭的這篇長文中，「世紀」和「世界」已成關鍵詞。何稱「科學發展觀以一

系列新的思想觀點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理論回答，具有獨特的創

造性」。 

 

這是 2016 年 9月 29 日的《光明日報》： 

 

 

 

何毅亭稱：「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集中體現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

的黨中央在黨的建設上的新創造」，這些新創造包括「營造黨內不同意見平等討論的環

境，鼓勵和保護黨員講真話、講心裡話」，甚至「借鑒外國政黨有益做法」。這些話，

在日後論述習思想的文章中未再出現。 

 

從頌江、頌胡到頌習，何毅亭勇立潮頭，不斷讓後浪覆蓋前浪。他忘了他說過江

澤民的「三個代表」是「新世紀的行動綱領」；他忘了他說過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



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思想」,說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由胡錦濤「第

一次明確提出和科學闡釋」；他忘了一個世紀的長度是 100 年，不是 50 年，更不是 20

年，一場百米賽跑不能剛跑出 20 米就宣佈世界冠軍。 

 

鄧講話應三度刊登 

本文開頭回顧了黨媒上的三例「二次刊登」。為研究「二次刊登」現象，我重讀了

鄧小平的「8.18 講話」。 

 

這個 40 年前的講話，至今聽來仍振聾發聵。特摘錄數段，與何校長共同學習： 

 

「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

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

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

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

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

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

出了沈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

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

象，不斷滋長。林彪鼓吹‘頂峰’論，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這種說法在全黨全軍全

國廣為流傳。粉碎‘四人幫’後，還把個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時間。對其他領導人的

紀念，有時也帶有個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發出了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

問題的指示，指出這些不適當的紀念方法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脫離群眾，而且本身就帶

有個人創造歷史的色彩，不利於在黨內外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不利於掃除封建思想和

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

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讓下級辦違



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不應當

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

關係或幫派關係。……總之，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製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黨內民主，

什麼社會主義民主」。 

 

「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

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

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

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

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

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

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

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我認為，曾在《人民日報》兩次刊登的鄧小平「8.18 講話」，是時候第三次刊登

了。 

 

錢 鋼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榮譽講師，中國傳媒研究計劃 聯席主任 

6.2020 


